
一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
——杨志军《雪山大地》研讨会在京举行

杨志军

3月13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杨志军长篇小说《雪山大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并讲话，白烨、梁鸿

鹰、彭学明、胡平、张陵、潘凯雄、张莉、李朝全、丛治辰、宋嵩、

饶翔、崔庆蕾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议由作家出版社总编

辑张亚丽主持，路英勇致辞。

《雪山大地》同时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者杨志军始终葆有创作激

情和人文关怀，他的写作中处处可见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

思考和关注。小说将青藏高原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

生的改天换地的变化，当地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的沧桑变化以及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

上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人与自

然、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描绘了藏族牧民社会

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小说在书写草原时有着强烈的忧患

意识，更在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中难掩

激情和乐观。诗性的语言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既

真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兼具盎然的诗意。

一部雄心之作、感恩之作、史诗之作

吴义勤表示，杨志军从出版《藏獒》开始引起文学界的关

注，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雪山大地》是他重返青藏高原、重

拾自己青春记忆的一部作品，他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展现了高

海拔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可以说是一部生动诠释民族

大团结、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之作。作

品以其宽广的现实主义视野和雄劲的笔墨生动再现了青藏高

原改天换地的巨大变迁，是一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

主义力作，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审美风格，其艺术经验值得我们

认真总结。

路英勇谈到，《雪山大地》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的入选作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青海藏族人民艰苦奋斗、

发愤图强，使青藏高原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壮阔历程，也写出了

高海拔生活区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巨大变迁，展现了草原

建设者的群体智慧与牧民朴素的大仁大善，文字中有着浓郁

的民族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民族精神。杨志军始终葆有一种理

想主义情怀，他关注时代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际，也关注人

与自然、生态与发展等比较宏大的命题。在西部大草原的书

写方面，杨志军和他的作品确实有着独特的文学地标性意义。

张亚丽说，在青藏高原度过青年时期的杨志军，对那片荒

原有着深切真实、血脉相连的生命体验，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刻

骨铭心，也使他始终能葆有一种难得的、珍贵的理想主义情

怀。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和时代变革下

普通牧民的生活变迁，从《环湖崩溃》《大悲原》到《大祈祷》《高

原大劫史》，再到惊艳文坛的《藏獒》系列，杨志军的创作有着

醒目的地标性意义。有人曾评论其写作使汉语创作有了回归

汉语天性、天赋和天良的自由叙事，恣肆、嶙峋、宏阔、精微。

这部《雪山大地》，可谓是杨志军创作几十年来的一部雄心之

作、感恩之作、史诗之作。

白烨认为，《雪山大地》从儿子的角度来叙说父亲，通过书

写父亲的无私奉献来反映青藏高原的社会历史巨变。杨志军

的父母就在那里工作，自己也在那里生活多年，所以才能够写

出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靠虚构是不可能

写出这部作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雪山大地》是当代文坛

一部独特的、不可多得的重要作品，没有什么其他作品可以替

代。他谈到，这部小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物，即父亲、

角巴和才让州长。这三个人物作为不同群体的代表，反映了

不同的生活侧面，各有其重要意义，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父亲

这个角色，最为丰满和鲜明，也最有分量。父亲有着忍辱负重

的人生态度，很多事情都离不了他。他总因为各种原因被不

断调来调去，但不论换到哪个地方，他都认真对待工作。这样

的干部实际上是很宝贵很稀缺的，藏区尤其需要。他身上实

际上也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是整部作品中最为感人

的一个人物形象。

胡平表示，《雪山大地》的书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

一，雪山大地很形象地展示了青藏高原的宏观状貌；第二，雪

山大地是藏族同胞的信仰和精神世界；第三，雪山大地折射了

高海拔地域的时代巨变，含义非常丰富。杨志军所了解和经

历的这一段生活确实是一座富矿，他所积累的这些东西，样样

拿出来都会很吸引人。作品对人物的塑造非常集中、非常丰

满，当代作品对于山乡巨变的书写，留下这么多形象鲜明的人

物的并不多见。而在《雪山大地》中，父亲几十年来对当地教

育业、畜牧业、商品贸易和城市化建设所作的贡献，以及母亲

对于当地医疗事业的贡献，加起来几乎涵盖了社会和时代巨

变的方方面面，广阔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进程，人物形象真正

树起来了。

在彭学明看来，雪山是父性的，雄奇、伟岸、高大，大地则

是母性的，博大、宽厚、温柔，雪山大地实际上是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大地。杨志军在厚重的作品中向我们呈现了三种雪山

大地，第一种是地域上的雪山大地，它是诗意的、壮美的；第二

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性的雪山大地，是精神上的、有灵魂的；

第三种是由父亲、母亲以及角巴、桑杰、梅朵、才让、江洋、央金

等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牧民组成的雪山大地，是动人的、

令人敬仰的。这三种雪山大地因为命运的交错而产生交集，

让父亲、母亲与高原上的这些藏民间有了一种难分难舍的联

系，向我们呈现出了父母与高原上的父老乡亲们骨肉相连、血

脉相融、生死相依的情谊，非常感人和温馨。小说中的每个人

物甫一出场，性格和形象就自然浮出了，人物间的对话特别真

实、自然、生动、接地气，对生活场景的描写也是迷人的。

兼具现实主义视野和浪漫主义情怀

梁鸿鹰认为，《雪山大地》是一部属于西部、为伟大的西部

人民写心立传的作品。小说生动描写青海藏汉群众间的深情

厚意，汉族和藏族同胞亲密交往、生死与共，党和国家的温暖

被送到藏汉群众身边，西部高原上人民的物质生活特别是他

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改变。藏汉群众充满豪情，携手共同改变

西部落后面貌。这是一部诚意之作，写出了作家对人生、对人

性、对社会的深情，发自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对雪山大

地的热爱、对父辈所创造业绩的由衷敬佩。这也是一部岁月

之书，通过父亲和母亲那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热情反映时代巨

变，他们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无怨无悔，创造并见证历史沧

桑，把自己的一切完全投入到开辟美好生活的事业中去，为后

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面对雪山大地这神灵般的存在，

面对广阔的自然和浩瀚的生命，新时代的人们应该怎样奋发，

怎样开辟自己事业的新生面，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潘凯雄说，杨志军是一个有追求、有想法、不断挑战自我、

永远有新东西的作家。和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雪山大地》

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它的历史纵深感提升了。这个作品实

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改变农村落后贫困的面貌、引导农民发家

致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代共产党人持续努力的结果。二

是地域宽度拓宽了。小说的故事以青藏高原为背景进行展

开，这在最近几年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三是实践行动的丰富

性。比如父亲强巴，他一生做了很多事，办了当地第一所小

学，建立起当地第一家贸易公司，是这家贸易公司把商品意识

带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贸易公司的交易，城里人解决了

吃肉问题，同时大量牲畜被商品化以后，实际上缓解了草原的

压力，也是一种对生态的保护。四是在这部作品中，参与到脱

贫攻坚事业中的人范围非常广，也非常有深度，既有像父亲这

样的共产党人及他们的后代，也有过去的头人角巴、当时的下

人桑杰，实际上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是当时真实的社会

现状的反映。第五个特点就是艺术表现力非常强。由于主要

场景选择在青藏高原，人和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此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表现，整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实际上是很高的。

张陵谈到，《雪山大地》写出了沁多草原的巨大变化，是一

部对雪山大地的感恩之作，其写作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山

乡巨变的书写和反映。作品中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感恩，故事

本身是在讲述主人公是怎么去回报这片雪山大地、怎样用他们

的生命去维护雪山大地的尊严，维护他们之间的情感，反映了

人与雪山大地、人与沁多草原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与其说这

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如说它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小说对

牧场风光、自然风景、民族风情的描写充满诗情画意，这些美丽

的画卷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即便是书写人与人之间的矛

盾，作品也不太忍心用现实主义的冷峻态度去加以处理，而是

把人性的部分写得非常优美。在今天的小说创作中，这样富有

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是鲜见的。

李朝全认为，《雪山大地》的切入点选得很好，一是选择了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一地域，二是选择了新中国成立到今天

的这样一段很长的时间跨度，所选择的叙事视角也是比较少

见的。民族关系、干群关系、几十年来共产党和牧民之间的关

系、牧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同层面的矛盾冲突纵横交错，

因为这些关系的设置，使得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爱

国情感等主题自然而然地被包含在小说里面，这是作品非常

巧妙的地方。小说不仅写出了藏地几十年来的变迁史，还通

过藏地的变迁史反映出了国家的变迁史和发展史，通过书写

两个家庭的变化，以小见大，写出了藏地民族融合、文化融合

的生动现实，也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巨大进步。

在张莉看来，《雪山大地》有着当代文学现场少见的壮丽

之美，是一部深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草原史诗。小说从“我”父

母的角度切入，来书写应该如何建设我们的家园，但作者没有

采用家族史的叙事方式，而是将家庭变迁和国家变迁巧妙地

联结在一起。这部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最大感触，在于引导读

者去思考这些援藏的人和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究竟是什么样

的关系。首先他们重新建设了雪山大地，让这片雪山大地有

了另外一种风貌，这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更重要的地方在于，

杨志军非常深切地意识到了那片土地实际上也反哺了我们的

建设者，让他们融入了这片大地，包括父亲对草原的信仰、对

少数民族文化的信仰以及两个家庭之间的汉族和藏族的民族

融合。长期以来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大多时候只是看

到一个启蒙者的视角，但实际上支援者和被支援者之间的关

系并不仅仅是拯救和启蒙，更多时候是融入。“这本小说让我

们再一次认识到，当你去支援这片土地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在

给这片土地营养，这片土地同时也在反哺外来者，让外来者成

为雪山大地的一部分。杨志军使我看到了雪山大地如何成为

外来者的人生血液，不仅让他们一代代在这里成长，甚至改变

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死观，这是非常触动人的。”

来自历史深处，面向时代未来

丛治辰谈到，《雪山大地》是汉语小说写作藏地、想象藏地

的一个集大成者，在讲述党如何团结领导藏族人民过上好日

子、古老的民族如何进入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

部作品最激动人心的地方，正是父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几乎

以他一己之力团结起各族同胞，在藏地建立起一系列现代设

施，不管是现代医院还是现代教育，这种现代化的蓝图正是小

说所能提供的重要想象，也是党和藏族人民关系中最值得浓

墨重彩去书写的一笔。尽管《雪山大地》使用了看上去特别扎

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尽管叙事内容非常厚重，但叙事速度是非

常快的，包括对藏民的书写，其实非常有现代笔法的意味。小

说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对人间温情的描写，特别是角巴的部

分，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知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以他极

其纯朴的是非观，在每一次艰难时刻都帮助了父亲。角巴在

某种程度上其实补充了此前汉语小说写作系统从来没有正面

触及的主题，就是雪山大地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仅只是受到新

中国政权的帮助，它反过来也作为新中国的一部分，为我们政

权的稳步前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后方支持。

“《雪山大地》给我印象最突出的，是它对于史诗风格的

内在追求。”饶翔说，这部作品涉及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几个

重要词汇，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生态保护，一个是西部建

设，这几个主题都在小说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作品对藏族人

民的书写是非常内在化的书写：“写作者在书写乡村时，很有

可能是一种理想式的书写，是一种抒发乡愁的、外在式的书

写。《雪山大地》在描写藏民时则是非常内在化的，比如写麻

风病人，在藏民的信仰体系中，这些麻风病人可能是一些被

魔鬼缠身的人，需要被隔绝在一个地方，但对于母亲这样的

医生来说，他们就是纯粹的病人，人和事被还原到一个特别

现实的层面。包括藏民的其他语言、行为和信仰，我们读起

来很有新鲜感，但是不觉得有任何惊讶和震惊，这都是因为

作者是在非常内在地描写这些藏族人民，所以他在写到藏民

和汉民融合时也没有任何隔膜。”有“史”必有“诗”，《雪山大

地》的诗意非常充沛，整体风格像雪山大地那样苍远辽阔，读

者能够看到人物游走在雪山之上，身后可能就是牛群，粗犷

又充满着浪漫的诗意。

崔庆蕾认为，《雪山大地》作为一部为西部写实，为西部列

传的作品，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呈现半个多世纪以来青海藏区

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中包括了诸多复杂曲折的问题，比

如青海藏区人民自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改

造、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新时期的土地政策改革以

及新时代的新型城市建设等，可以说当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

件在作品当中都有着非常清晰的回响。《雪山大地》所着重呈

现的是人事物历史化的过程，在漫长的时间当中叠加起一种

物与人的蜕变，具有非常充足的历史感，所以读者在阅读过程

中，会觉得这是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的一部作品，它所聚焦的

不是剧烈变动的现场，而是一个历史过程。《雪山大地》将这个

历史过程重新进行艺术化处理，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进入西部、重新进入少数民族文化的文本，

让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西部，也重新理解近百年来中国现代

化所走过的道路。此外崔庆蕾提到，小说中一直在为西部树

立一个鲜明的形象，包括雪山、高原、大地、草原、藏民、藏语等

等，种种元素烘托出了特征鲜明的西部形象，西部作为一个整

体，一直潜藏在小说深处，散落在各个细节里面。这部作品可

以视作对西部形象的重塑和对西部史的重述，就像书名“雪山

大地”本身，其实就是特别突出的西部元素，可以被视为西部

形象的典型象征。

“《雪山大地》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面向藏族这个民族

的未来，也面向雪域草原这片神奇土地的未来。”宋嵩谈到，父

亲强巴即代表着草原的未来，具体来说就是“三个面向”，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青海

藏区由落后的农奴制进入到现代化，然后再进入到新时代，这

就是面向现代化；以才让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知识分子有了

世界的眼光，才让甚至还去国外读了博士，这就是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则更为显著，小说结尾提到一个细节，即这片草原上

要建造一座新城，这一点确确实实称得上是“巨变”，也完全符

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初衷和出发点。

杨志军在分享创作历程时谈到，自己的父亲终老于青海，

自己则出生在青海，又在青海生活了差不多40年，“是草原牧

区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可能”。“我感恩雪山，感恩生

活，感恩草原牧民，我的回报就是不断写出和青藏高原有关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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